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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1月18日，“这个夜晚真令人开心！”歌德兴

致勃勃，妙语连珠，同秘书里默尔和爱克曼畅谈一宵。

谈塞尔维亚的民歌，谈《诗与真》续编的修改，谈歌德自

己的得意之作等等。本文专谈由塞尔维亚民歌引发

的，歌德关于诗歌母题的论述。歌德的母题观，揭示了

诗歌创作的奥秘，也有助于认识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

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为欣赏中国古诗之美，发

挥诗的审美功能提供了新视角。

一、“你可以看出母题是多么重要”

1824年 4月 12日，德国女诗人特雷泽·冯·雅各布

把她翻译的一本塞尔维亚民歌集送给歌德。歌德非常

感兴趣，写了《塞尔维亚的歌》一文，即将在《艺术与古

代》上发表。当晚的谈话，就是从女诗人的翻译和歌德

的论文谈起的。

歌德把新的一期《艺术与古代》头四张校样递给爱

克曼，希望他把文章念一念，并说：“每一首诗的主要内

容，做了简要概述，母题都挺有意思，你们会喜欢

的。”［1］98

歌德在文章中说：“用少许几个词来描述使我们为

之惊叹的塞尔维亚情歌中的各种各样的母题，是一种

大胆冒险的行动。”［2］339其实，歌德的语言精炼含蓄，勾

画的情境极为生动感人，每念一句，眼前都生出一派盎

然的诗意。歌德论文共提炼出 55个母题，爱克曼朗诵

了其中特别优美的12首诗的母题：

1.一位贞洁的塞尔维亚少女，她美丽的睫毛从不扬

起。2.被迫替他人当伴郎，新娘子的爱人痛断肝肠。3.

心里牵挂着爱人，姑娘不肯唱歌，免得给人快活的印

象。4.世风不古，老夫娶少妻，小伙儿讨寡妇。5.小伙

子发出抱怨，说她妈对女儿过于放任。6.姑娘和马快活

而亲切地交谈，马向姑娘透露了它主人的选择和心愿。

7.姑娘不要自己不爱的人。8.美丽的女招待，在客人中

不见自己的所爱。9.寻找到自己的爱人，并温柔地将她

唤醒。10. 丈夫将如何谋生？11. 道不尽的鱼水之乐。

12.爱她的人来自异邦，白日里将她窥视，到晚来叫她惊

喜。［1］99-100

爱克曼朗诵的场景，朱光潜未译出，直接进入了诗

歌母题的讨论。爱克曼深有感触地说：“光看这些母题

就和读诗本身一样使我感到很生动，不再要求细节描

绘了。”［3］52爱克曼的感慨，引发了歌德关于母题重要性

的议论。

歌德说：“你由此可以看出母题多么重要，这一点

是人们所不理解的，是德国妇女们所梦想不到的。她

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

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

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在这里，歌德

提出了评价一首诗的审美标准：一首诗的真正的力量

和作用，并非“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而是“全在

情境，全在母题”。其实，并非只是“德国妇女”，不少中

国读者说“这首诗很美”，也大都着眼于“情感、文词和

诗的格律”，大概不会想到“全在情境，全在母题”。

什么是母题？为什么母题对一首诗如此重要？从

《塞尔维亚的歌》提炼的“特别优美”的母题看，歌德所

谓母题，就是指反复出现在不同时空的作品中、具有高

度生发性和无限想象性的普遍情境；母题不是生活素

“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母题”

□ 陈文忠

——《歌德谈话录》阅读之三

审美教育

摘 要：歌德以“塞尔维亚的歌”为例指出，一篇诗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进而对诗歌母题的意义、

流传和运用等问题做了精辟阐述，这是歌德诗歌创作论的核心所在。歌德的文学母题观，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奥秘，

也有助于认识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为欣赏中国古诗之美，发挥诗的审美功能，提供

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塞尔维亚的歌”；母题；母题流传；有意借用；暗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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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而是艺术题材，是精心加工过的为不同作品所共有

的艺术题材。

首先，母题不是空洞的情感，更不是抽象的观念，

而是一个生动具体的情境。在这个意义上，母题与情

境是同义词；缺乏情境，就是缺乏母题。而缺乏情境或

母题的诗，也就缺乏艺术力量和审美感染力。从这个

意义上说，强调情境，强调母题，就是强调艺术的形象

性。因为，“美”这个概念首先就是从生动的形象得来

的。1829年 4月 10日，歌德就是以此为标准批评一首

“致国王的诗”的。歌德征求爱克曼对这首诗的看法，

爱克曼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内心感受，

他有良好的愿望，但缺乏写诗的才能。”歌德说：“你说

的完全对，我也认为这是一首毫无价值的诗；它缺乏外

在的生动形象，只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不真

实。”［4］282所谓“缺乏外在的生动形象”，就是缺乏生动的

情境，缺乏感人的母题。只有空泛的“内心感受”、抽象

的“思想感情”，是不可能创作出意味隽永的好诗的。

其次，母题不是一个特殊情境，而是一个普遍情

境，是一个具有高度生发性和无限想象空间的普遍情

境。母题可以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品中。

不同时空的诗人可以对同一个母题进行不同的个性化

创造，从而在各自作品中呈现出不同色彩。中国古诗

中的“宫怨”——“幽禁深宫的年轻女子的怨恨”，这是

一个母题。王昌龄《长信秋词·其三》、李白《玉阶怨》、

朱庆余《宫词》，是唐代三首著名的“宫怨”诗；三位诗人

各呈巧思，笔下的“宫怨”情境，各具特色。在这个意义

上，母题不同于主题：“母题是一个普遍情境，一个既不

表明某种态度，又不特指某个情景，非人格化的普遍概

念，其中活动的人物还没有个性化”；相反，“主题是母

题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是母题的特色化或者是从普

遍到特殊的发展结果”。［5］242母题与主题，在这里类似

“母与子”的关系。

再次，歌德强调母题的重要性，同他对诗作为语言

艺术的审美特质的深刻认识有关。1827年7月5日，歌

德对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审美差异做了对比：“造型

艺术还有一个很大便利，它是纯粹客观的，引人入胜，

却不过分强烈地激起情感。一首诗却不然，它所产生

的印象模糊得多，所引起的情感也随听众的性格和能

力而各有不同。”换言之，造型艺术是物质性媒介，它对

眼睛提出形象，生动直观；诗是精神性媒介，它对想象

力提出形象，意象模糊。所以，诗人只有抓住生动的情

境和诗意的母题，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审美感

染力。据此，歌德从把握情境母题的角度，来界定诗和

诗人的本质。1825年 6月 11日，谈到一些美学家费力

对诗和诗人的本质下抽象定义，歌德说：“有什么必要

下那么多的定义？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

来的本领，这就形成诗人了。”“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就

是“对母题的生动情感”；而“对母题的生动情感”，也就

是“对普遍情境的生动情感”，从而进行个性化的艺术

处理。诗和诗人的本质就在于此，一首好诗的创作奥

秘也就在于此。歌德的“应景即兴诗”，就是“对情境的

生动情感”的产物。

最后，歌德反对政治诗和宗教诗，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这两类诗从观念出发，从教义出发，而不是从鲜活

的生活感受出发，缺乏生动的情境，缺乏诗意的母题。

1832年 3月 11日的“几天以后”，是“谈话录”中的最后

一篇，歌德再次表达了对政治诗的否定看法。他说：

“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

是诗人的恰当题材。英国诗人汤姆逊用一年四季为题

写过一篇好诗，但是他写的《自由》却是一篇坏诗，这并

不是因为诗人没有诗才，而是因为这个题目没有诗

意。”歌德批评汤姆逊的《自由》，就因为这种政治口号

“没有诗意”。

二、“生活情境相同，诗的情境为什么不可以相

同？”

阐述了情境母题的重要性后，话题转入母题流传

问题的讨论。里默尔提出了母题的再创造和母题流传

问题。他表示，按照歌德所列的母题，不仅可以做出诗

来，而且一些德国诗人实际上已用同样的母题做过诗。

里默尔还举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为例，爱克曼则想起

歌德作品中也曾见过采用同类母题的诗。

歌德用塞尔维亚爱情诗母题写的作品，爱克曼没

有具体举例，难以确知。但是，歌德的《爱人之旁》便是

当时流行的“我想念你”这一爱情母题的再创造。德国

女诗人布伦写过一首优美的情诗《我想念你》，作曲家

采尔特把它谱成美丽的乐曲。歌德听到这首歌曲，非

常喜爱，于1795年4月写了同一母题的《爱人之旁》：

我想到你，每逢太阳的光辉照在海里；我想到你，

每逢月亮的幽辉映在海里。/我看到你，每逢远方的大

路扬起灰尘；在深夜里，每逢惊心的小路走过行人。/

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我常在那沉寂

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身在远方，

依然很近！/太阳沉落，马上就出现星光，愿你光临！

布伦的《我想念你》，我们没有读到；歌德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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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旁》，则把“我想念你”这一母题做了缠绵悱恻的发

挥。其实，这一母题同样不断出现在中国诗歌中，中国

诗人创作了大量“我想念你”这一母题的优美作品，从

诗国第一情歌《关雎》，到陶渊明的《闲情赋》，再到现代

情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无不如此。

从古代诗歌到现代诗歌，从一个民族的作品到另

一个民族的作品，为什么一些相同的母题会在历史的

时空中延伸久远、流传广泛？里默尔的问题，引发歌德

阐述了一个精辟的诗学命题：

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重现，这个民

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感情，那么，某个

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

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不可以相同呢？

里默尔恍然有悟，深有感触地说：“正是这种生活

和情感的类似才使我们能懂得其他民族的诗歌。如果

不是这样，我们读起外国诗歌来，就会不知所云了。”诗

是心灵的歌唱。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性和人心的

相通，决定了生活情境的相同；生活情境的相同，决定

了诗歌母题的相同。歌德的观点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

个普遍规律，也拓展了比较文学的视野。

首先，在人类文学史上，文学母题超时空流传或超

时空类同的现象极为普遍。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母

题的范围不断扩展，从抒情诗中的意象、情境，扩展到

叙事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等。举一个叙

事文学中传说故事超时空类同的例子。英国诗人济慈

有一首题为《蕾米亚》的悲剧性叙事诗。故事以古希腊

城邦柯林斯为背景：繁华的柯林斯城有个青年叫里修

斯，一次外出，偶遇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蕾米亚。姑

娘把他带到家中，热情款待，并愿以身相许。里修斯是

一位哲学家的学生，一心向学，清心寡欲。这次却坠落

情网，决定娶姑娘为妻。蕾米亚万分高兴，但有一个请

求：里修斯千万不可邀请他的老师、哲学家阿波罗尼亚

斯参加婚礼。隆重的婚礼举行了，阿波罗尼亚斯却出

现在来宾中。他一眼看出美丽的新娘是一条蛇，婚礼

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是蕾米亚用法术变的。蕾米亚

一见哲学家，知道自己已被识破，痛苦哭泣，向哲学家

求饶。阿波罗尼亚斯不为所动，蕾米亚和她的一切顷

刻消失。不能随同“消失”的里修斯，当即死在新郎的

座位上。

读完这首诗，中国读者一定会说这是《白蛇传》的

翻版或抄袭：柯林斯如同杭州城，蕾米亚就是白娘子，

里修斯类似许仙，而阿波罗尼亚斯则是破坏美满姻缘

的法海。歌德在十八世纪末也写过一首同一母题的叙

事诗，讲的也是蛇精蕾米亚的故事，不过歌德笔下的蕾

米亚是个“吸血者”。济慈和歌德的作品同出一源，即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然而，它们与中国的《白蛇传》毫

无关系。

那么《蕾米亚》与《白蛇传》的现象如何解释呢？实

质上，这两个作品是“人蛇之恋”这一母题超时空、跨文

化的流传。这一母题虽然荒诞不经，本质上依然是“相

同的生活情境”的产物，即传统的具有明显男权主义色

彩的“妖妇惑人”这一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曲折反映与

虚幻想象。

其次，歌德的论述为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提

供了理论基础，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文

学在发展中形成两派：一是坚持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

即以不同国家文学之间事实上的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

究，如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

尼之间的事实联系。二是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

即把不同国家文学之间“没有影响的类同”纳入研究范

围，如《蕾米尔》与《白蛇传》、《茶花女》与《杜十娘》、《美

狄亚》与《玉娇鸾》等作品之间的类同研究。从法国学

派到美国学派，比较文学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平行研究就是对没有影响的类同现象

进行平行对照研究，它以问题为核心，通过对文类、母

题、技巧等的类同考察和差异研究，求得对这些问题更

深入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在不同国家的文学中会出

现“没有影响的类同”？学者们曾提出了种种解释。归

根到底，实质就是歌德提出的问题：“生活的情境可以

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不可以相同呢？”换言之，人性和

人心的相通，决定了生活情境的相同；生活情境的相

同，决定了文学母题的相同。这便是“没有影响的类

同”的根源所在。

跨文化“母题史”的研究，是平行研究的主要方式

之一。英国作家司各特对母题史研究的思路做过生动

描述。他在《湖上夫人》的一个注释中说：“可以编写一

部关于各种相似的传说由一个世纪流传到另一个世

纪，由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极其有趣的著作。

那样就会发现，在一个时期还是神话的东西，到下一个

世纪却转变成了长篇小说，而更晚一些又变成了儿童

故事。这种研究将显著地缩小我们关于人类丰富的发

明创造力的观念。”［6］14

按照司各特描述的思路，如果把西方文学中的《美

狄亚》《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茶花女》《红与黑》《家

5



学语文 2023年第3期

专论平台

庭女教师》，和中国文学中《诗经》的《氓》《谷风》、唐传

奇中《莺莺传》《霍小玉传》、宋元戏曲中《琵琶记》《王魁

传》、明代话本中《杜十娘》《金玉奴》、以及现代的《伤

逝》《雷雨》等等，作一番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考察，就

可以发现这些时空不同、文体不同的作品构成一个共

同的母题史，即“痴情女子负心汉”母题的流传史。通

过这一番研究，确实可以“显著缩小关于人类文学丰富

的发明创造力的观念”，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做到纲举

目张，既见其异，亦见其同，异同对照，深化认识。

1827年7月25日，歌德收到司各特的一封信，非常

高兴；司各特则在信中对歌德显示出“兄弟般的信任”。

歌德是诗人，司各特是小说家，二人都不以理论家自

许。但他们的两段话却极具理论价值：一个为“平行研

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一个为“母题史”研究描述了学术

思路。

三、“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随着谈话的深入，他们对“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

为什么诗的情境不可以相同”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思

考。于是进入第三个问题的讨论，即文学创作中“运用

前人”的原则和合理性问题。

首先，爱克曼提出话题。他接着里默尔的话说：

“所以我总觉得一些学问渊博的人太奇怪了，他们好像

在设想，做诗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他们

老是说：诗人的这首诗的来历在这里，那首诗的来历在

那里。”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学者们对莎士比亚的批

评。莎剧中有过这样一个情境：人们看见一位姑娘漂

亮，就夸奖养了这么个女儿的父母有福气，夸奖娶她回

家的小伙子有福气。这种情境在荷马史诗里也见过，

于是莎士比亚必定是抄袭荷马了。二是拜伦对歌德的

批评。拜伦把歌德的《浮士德》“拆成碎片”，认为歌德

从某处得来某一碎片，从另一处得来另一碎片。在拜

伦眼中，《浮士德》简直是“七宝楼台，拆散不成片

段”了。

歌德对爱克曼的话深以为然，并做了进一步的阐

述。他首先回应了拜伦的批评：“拜伦所引的那些妙文

大部分都是我没有读过的，更不用说我在写《浮士德》

时不曾想到它们。”接着，歌德以拜伦自己遭到类似的

指责为例，阐述了运用前人的原则：“拜伦作为一个诗

人是伟大的，但是他在运用思考时却是一个孩子。所

以他碰到他本国人对他进行类似的无理攻击时就不知

如何应付了。他本来应该向他的论敌们表示得更强硬

些，应该说：‘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

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

运用得恰当！’”

歌德代拜伦说的话，正道出了“运用前人”的艺术

原则：“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关键在于我

是否运用得恰当！”无论根据书本，还是根据生活，只要

“运用得恰当”，把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

的整体”，就是成功的作品，就值得称赞。歌德正是根

据这一原则，来评价“运用前人”的成败得失的。歌德

一连举了四个例子。其一，“司各特援用过我的《哀格

蒙特》中的一个场面，他有权这样做，而且他运用得很

好，值得称赞。他在一部小说里还摹仿过我写的蜜娘

的性格，至于是否运用得一样高明，那却是另一问题。”

其二，“拜伦所写的恶魔的变形，也是我写的梅菲斯特

的续编，运用得也很正确。如果他凭独创的幻想要偏

离蓝本，就一定弄得很糟。”其三，“我的梅菲斯特也唱

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

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费力来

另作一首呢？”其四，“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

《旧约》中的《约伯记》，这也是很恰当的，我应该由此得

到赞扬而不是谴责。”从直接运用到间接借用，从借用

形象到援用诗篇，歌德举的四个例子提供了运用前人

的多种形式。

歌德关于“运用前人”的论述，对认识中国诗学中

的借用理论和创作中的借用现象，具有重要的相互照

明意义。

首先，歌德的“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与中国诗学中的“善运

不亚善创”之说完全一致。［7］225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所

谓“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之说，就包含了“善运

不亚善创”之意。从中外文学史看，“善运不亚善创”大

致有两类：有意借用和暗与契合。

所谓有意借用，就是有意识地借用前人作品中的

意象、母题、人物形象、艺术技巧以至诗文片段等等，作

为自己创作的基础或直接融入自己的作品。歌德上面

所举的四个例子，就可以说是有意借用。《三国演义》的

开篇词，直接借用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陈小奇的歌词《涛声依旧》，直接借用《枫桥夜泊》的意

境。宋代兴盛的“集句诗”和“檃括词”同样是直接借

用，并成为两种独立的诗体。［8］“集句诗”如文天祥《集

杜诗》二百首，“檃括词”如苏轼《哨遍·为米折腰》之于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都是其中的佳作。作者通过“二

度创作”，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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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让经典为我抒情，请古人为我歌唱。

所谓暗与契合，即无意借用，但因情境题目相肖，

从而造成意象、母题、人物形象以至用典词语的不约而

合。南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四有曰：“诗人发兴造

语，往往不约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王

维也。‘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乐天也。司空曙有

云：‘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法王而意参白，然诗

家不以为袭也。”这是唐诗中暗与契合的经典一例。歌

德也曾谈到“暗与契合”的事例。1830年 3月 24日，歌

德谈到一首题为《米拉波》的法国诗：“这首诗充满了智

慧和大胆的精神，你得读一读它。我有一种感觉，仿佛

魔鬼靡菲斯特为写这首诗的诗人准备好了墨水似的。

如果这位诗人没有读过我的《浮士德》而写出这首诗，

那么这首诗是伟大的：如果他读过我的《浮士德》，那么

这首诗同样是伟大的。”［4］330法国诗人是否读过《浮士

德》不得而知，但他的《米拉波》与歌德的“靡菲斯特”不

约而合，则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歌德关于“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

的，关键在于是否运用得恰当”，只要“把作品熔铸成一

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就值得称赞。这一审美

原则，对我们评价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借用现象，也极具

启示意义。

中国的“笺注家”，犹如爱克曼所说，也是一些“学

问渊博的人”。他们秉持“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

无来处”的观念，常把一首诗“拆成碎片”，以显示博学。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评家誉为“中秋

词，古今绝唱”，似“仙气缥缈于毫端”，如“空灵蕴藉”的

“万古一清风”。然而，在笺注家眼中，词中每一句都有

来历，都可以找到它的出处。南宋初傅幹《注坡词》注

《水调歌头》，引用了大量前人诗文，依次有李白《把酒

问月》、杜甫《今夕》、《列子·黄帝篇》、段成式《酉阳杂

俎》、《明皇杂录》、李白《月下独酌》、北宋诗人石曼卿诗

句、苏轼自己的《中秋寄子由》以及谢庄的《月赋》。苏

词的每一句，傅幹几乎都为其找到了出处。于是，“天

仙化人之笔”，被拆成一件“百衲衣”。注家炫耀了渊博

的学问，读者则失去了审美的兴致。

诗中借用前人的缘由，古代诗话多有论述。叶梦

得《石林诗话》说：“读古人诗多，意所喜处，诵忆之久，

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这就诗语借用言。罗大经《鹤

林玉露》说：“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

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这就

情景摹写言。苏轼《水调歌头》之于前人作品，是“诵忆

之久，不觉借用”，还是“景意所触，偶然而同”，后人不

得而知。如何评价此类作品的艺术价值？对作者而

言，可借用歌德的这句话：“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

自己的，关键在于是否运用得恰当”；对审美效应而言，

就看作者能否以“天仙化人之笔”，把作品“熔铸成一个

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

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9］3

这是老年歌德纵观历史，阅尽人世后人生智慧的总结，

也可视为“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

可以相同”的母题论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1］艾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全译本）［M］.杨武能，译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2］歌德 .论文学艺术［M］.范大灿等，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5.

［3］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9.下面引自本书的文字，凡标明

谈话日期者，不再作注。

［4］艾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全译本）［M］.洪天富，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5］弗朗西斯·约斯特 . 比较文学导论［M］. 廖鸿钧等，

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6］维谢洛夫斯基 .历史诗学［M］.刘宁，译 .天津：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3.

［7］钱锺书 .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8］陈文忠 .三千年文学史，百年人生情怀咏叹史!——

关于文学生命本质的新思考［J］. 安徽师范大学学

报，2012（6）.

［9］歌德 .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 程代熙等，译 .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参阅《歌德谈话录》

1828年12月16日相关论述。

（作者：陈文忠，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责编：张勇；校对：芮瑞］

7


